
麦克白读书笔记及感悟(通用8篇)
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克服各种
困难和挑战。如何让梦想赋予我们更多的力量和动力，让我
们更加坚定地追逐它？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些成功
人士的梦想实现之路，希望能够给大家以启发。

麦克白读书笔记及感悟篇一

麦克白以往是一个英勇的人，在战胜吼凯旋而归的途中，因
巫师的预言使他改变了，他从一个忠实的臣子变成了一个弑
君的逆贼，他不择手段让自我登上王位。当他当上国王后开
始了的暴政，为不留后患先后杀害了他的好友、臣子及他们
的家人，恐惧和猜疑使麦克白心里越来越有鬼，也越来越冷
酷。麦克白夫人神经失常而自杀，对他也是一大刺激。在众
叛亲离的情景下，麦克白应对邓肯之子和他请来的英格兰援
军的围攻，落得袅首的下场，最终使他走向灭亡。

名利对人类的腐蚀，常常让自我迷失，忘记本来的目标与位
置。

曾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请求部落首领给予他一块土地，
首领告诉他在太阳落山之前走会原地，在着期间经过的地方
全都属于他了。结果因为那个人的贪心而累死在路上。那个
人不会回来了，名利为他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在大千世界里我们难免遭到名利的洗礼，名利是否会为你选
择一条不归路取决与心态。

众观中国历史，视名利如鸿毛的伟人不计其数。

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在那个年代也曾涉足仕途，但却不为
五斗米而折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名利如粪土，
在田园过着令人魂牵梦绕的生活，不做名利的木偶任由它摆



布。

还有中国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曾获得中国国
家科学奖的等奖500万奖金，他这些名利并为阻断他的前进之
路，他的新成果不断涌现。

可见名利不是人生的全部，应对名利不要崇拜，摆脱名利的
枷锁，照样能潇洒欢乐的生活。

非淡薄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大千的世界，看淡一些
名利，生活会简便欢乐的。

麦克白读书笔记及感悟篇二

这世界上做了恶事会被人恭维赞美，做了好事反而会被人当
成危险的傻瓜。“那么那些起假誓扯谎的都是些傻瓜，他们
有这许多人，为什么不联合起来打倒那些正人君子，把他们
绞死了呢？”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内心只有一个惊叹号，简直！
脑子里完全没有用来形容眼前之物的语汇，词语在这时候显
得格外匮乏与力不从心，浮现在脑海里的就只有一个惊叹号，
而这惊叹号就是那一切用语言所不能弥补的空白。

何为正义？我想不过是符合多数人的利益罢了。对任何个体
而言，己所欲即为正义，但这正义一旦伤及他人，则非要论
断个是非功过不可。我们生活在这世上，无时无刻不在与其
他人的正义做着斗争。只不过人类是理性的动物，这些冲突
和矛盾都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

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为了达到与自己才能相称的职位，通常
被称为是靠自己能力的上位者。只有篡位是例外。因为君王
是一国之主，是国家的代表人物，人人都希望他清清白白，
撑得起门面这个担当。

篡位者如王莽，总是受到“正统”史学家的批判，认为其



是“巨奸”。但他们对国家所做的改革，通常都是创世纪的。
我一直认为，让百姓一味地忍受旧君的平庸统治，不如让篡
位者把国家治理得更好。这才是真正的正义，从另一个角度，
这样的“明君”也能作为一国的门面担当。

麦克白称王之后用尽见不得人的手法除去心头患，但最后面
对自己的命运对决时却光明磊落地面对了决战这一风险极高
的正统做法。难怪对他的评价都是“欲望很大，但又希望只
用正当的手段”，“一方面不愿玩弄机诈，一方面又要作非
分的攫夺”。

麦克白啊，错的不是你，而是这个世界啊。如果你生在任人
唯贤的民主投票的时代，那么无论如何成为执政者都不会受
到指责吧。

麦克白读书笔记及感悟篇三

一般公认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是:《麦克白》，《奥赛罗》，
《李尔王》和《哈姆雷特》。作为莎士比亚最杰出的乃至文
艺复兴时期最突出的四部悲剧，这一向被认为是悲剧的圭臬。

在读莎士比亚时，我常会产生疑窦：在那样铺陈华丽的文体
与句子下，我很难坚信我是在阅读悲剧。也许是对于悲剧的
认识不一样，我认为的悲剧，总是如索福克勒斯那样的具有
崇高而严肃的特征的文体。莎士比亚华丽得近于煊赫的文体
对于悲剧本身的影响，我心中无数。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之
因此对《麦克白》更为看重，也许是正因其更为“纯粹”的
具有悲剧性。

《麦克白》中悲剧的产生，虽依靠于麦克白本人的野心与其
妻子恶毒的怂恿，但更多却体现了天命的因素。这种悲剧被
确认为宿命的方式，带着更浓郁的古希腊悲剧色彩。

古希腊的悲剧，一般造成其原因是并非个人的主观错误或客



观状况的干扰，而是天命的不公。如《俄狄浦斯王》，他完
全受控于残酷的命运，无论如何挣扎，最终还是陷入了命运
的泥淖。于是乎，主角的伟大与命运的残忍构成鲜明的比较。
这种更广义的无奈与无力，是悲剧拥有了直指命运的崇高性。
而麦克白的野心，也来自于仙女的怂恿。而仙女们也仅此开
了狡黠近于恶毒的玩笑，其实这也就是戏剧性的天命。

麦克白最终还是死去了。他的死亡具有着的社会好处，是传
达了莎士比亚厌恶将军拥权杀王这样的犯上之举的思维。但
这样的主题比于麦克白具有希腊精神的纯洁高尚悲剧思想，
显然比较浅薄。我重复读《麦克白》，为这个邪恶的主人公
而悲哀，一如希腊悲剧中那些纯粹的悲剧主角。他们的毁灭，
并非由于他们的不杰出，而仅仅是，那些将他们玩于股掌之
上的命运。

麦克白读书笔记及感悟篇四

《麦克白》(1605)是莎士比亚戏剧中心理描写的佳作。全剧
弥漫着一种-阴-郁可怕的气氛。莎士比亚通过对曾经屡建奇
勋的英雄麦克白变成一个残忍暴君的过程的描述，批判了野
心对良知的侵蚀作用。由于女巫的蛊惑和夫人的影响，不乏
善良本性*的麦克白想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蜕变成野心，而野
心实现又导致了一连串新的犯罪，结果是倒行逆施，必然死
亡。在迷信、罪恶、恐怖的氛围里，作者不时让他笔下的罪
人深思、反省、剖析内心，麦克白夫妇弑君前后的心理变化
显得层次分明，这就更加增大了悲剧的深度。

《麦克白》毕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命运悲剧。这一点与古希
腊的悲剧一比较便非常明白了。在古希腊的命运悲剧中，命
运的力量是直接作用于人的。因此，从人物自身我们无法得
出对他们命运的任何合乎逻辑的解释，最多也只是家庭遗传(如
《阿加曼农》)，或是祖辈的罪孽(如《俄底浦斯王》)。但在
莎剧《麦克白》，命运并不直接作用于人，而是通过人类自
身的欲|望、罪恶、性*格等间接作用于人的。就像赫卡忒所



说，命运让“种种虚伪的幻影迷乱他的本性*”，让他在自身
欲|望的驱使下，一步步地走向自己既定的结局。

从人情物理出发，麦克白的一切行动和最终的结局都 是可以
解释的。从麦克白夫人口中，我们了解到麦克白的性*格，
他“希望做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有野心，但“缺少和那种
野心相随联属的奸恶”，他的“欲|望很大，但又希望只用正
当的手段”，“一方面不愿玩弄机诈，一方面又要作非分的
攫夺”。平定叛乱，被封为考特爵士之后，麦克白已是一人
之下，万人之上，而在他之上的邓肯，又完全依赖他来保障
自己国家的安定。此时，即使没有女巫预言，麦克白心中也
必定会有那种念头。所以当女巫们隐去之后，他才说“我倒
希望她们再多留一会儿”。他叫她们再多留一会儿，显然是
他心里已经潜伏了做君王的念头，所以想从女巫口中多了解
一些有关它的信息。莎翁一句简单的话，便生动地表现了麦
克白潜意识的流动过程。

女巫的预言使麦克白内心的隐秘的权力欲|望浮出水面，而邓
肯对他过火的奖赏和夸赞，增强了他的欲|望，邓肯说“你的
功劳太超越寻常了，飞得最快的报酬都追不上你，要是它再
微小一点，那么也许我可按照适当的名分，给你应得的感谢
和酬劳，现在我只能这样说，一切的报酬都不能抵偿你的伟
大的勋绩。” 这样的话说得太过火，不应出自一个国君之口，
客观上表现了邓肯对麦克白的依赖性*。也刺激了麦克白的野
心，使认为自己攫取王位也并非是全无理由的：因为自己的
功劳很大。

麦克白篡夺了王位之后，又暗杀了自己的战友班柯。这是非
常合乎情理的，班柯是麦克白唯一忌惮的人，杀邓肯之前，
他就曾想收买他，“您听从了我的话，包您有一笔宝贵到手。
”但班柯拒绝了他：“为了觊觎宝贵而丧失荣誉的事，我是
不会干的。”既然收买不成 ，他又知道自己的许多秘密，为
了坐稳自己的王位，麦克白干掉他，诛除异己本就是政治家
惯用的伎俩，中外如此，没什么奇怪。至于后来麦克白的失



败也是因自身造成的，一个暴虐而又非法的君王，必然会遭
到各个阶层的反抗，人民的反抗加上众叛亲离，可以把任何
一个国王掀下台。剧中麦克白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天意，就
其个人命运而言，是正确的;就其被打败这一事实而言，是荒
谬的，就如中国的西楚霸王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天一样。

人物命运能从自身找到合理的解释，是《麦克白》作为性*格
悲剧的一个审美特征。但剧中对麦克白及其夫人内心风暴的
精当刻画，才是其中最精彩之处。

为刻画麦克白的性*格，莎翁不惜笔墨，大量运用旁白、梦幻，
突出麦克白夫妇的内心风暴。所以，该剧虽有马尔康代表的
道德一方与麦克白所代表的道德一方的冲突，但是主要的冲
突却是麦克白自己内心的冲突。外在冲突一方的力量与气势
太萎弱，不能与麦克白的气势相匹配，因而双方的冲突不具
备动人心魄的震撼力;只有麦克白内心善恶、权欲与理性*的
冲突才具有动人的力量。麦克白对自己的欲|望始终有清晰的
理性*。

有人认为麦克白具有普通人犯罪的心理特征，其实两者存在
着极大的差别，普通人犯罪时，会因为欲|望的而忘记欲|望
可能带来的罪恶，但麦克白对自己的欲|望可能会带来的罪恶
始终是非常清醒的，他之所以依然在不顾罪恶去实现自己的
欲|望，是因为权欲的量实在太强，并且又不断受到外在力量
的催化。马尔康被邓肯封为勃兰特亲王时，他意识到他是一
块横在他面前的巨石，他必须跳过这块巨石。同时，他也意
识到自己的这种欲|望可能会带来的罪恶，因而他说：“星星
啊，收起你们的火焰!不要让光亮照见我的黑暗幽深的欲|望。
”从中我们可以深刻而清晰地领会到麦克白内心所激起的第
一次内心风暴。

行功论赏之后，邓肯忽然心血来潮，要到麦克白的城堡殷佛
纳斯去作客。麦克白夫人怂恿麦克白在家中干掉邓肯。但麦
克白内心矛盾重重，一时难以作决，一方面，他“跃跃欲试



的野心”，“不顾一切地驱着他”去“冒颠踬的危险”。另
一方面，就如他自己所说：“他到这儿本有两重的信任，第
一，我是他的亲戚，又是他的臣子，按照名分绝对不能干这
样的事;第二，我是他的主人，应当保障他身体的安全，怎么
可以自己持刀行刺?而且，这个邓肯秉性*仁慈，处理国政，
从来没有过失，要是把他杀死了，他的生前的美德，将要像
天使一般发出喇叭一样清澈的声音，向世人昭告我的弑君重
罪。”

在这种两难之时，麦克白夫人的鼓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麦克白夫人是个极聪明的女性*，她深谙其夫的个性*和弱点。
所以其鼓动言语才会有立竿见影之效。她先以爱情来挤兑麦
克白：“从这一刻起，我要把你的爱情看作是同样靠不住的
东西。”继而，又用一个军人最忌讳的懦弱来激将麦克
白：“你宁愿像一只畏首畏尾的猫儿，顾全你所认为的生命
的装饰品的名誉，不惜让你在自己眼中成为一个懦夫，
让‘我不敢’永远跟在‘我想要’后面吗?”这两点都是麦克
白的致命之处，因此他才铁定了谋杀邓肯之心，他说：“请
你不要用说了，只要是男子汉做的事，我都敢做，没有人比
我有更大的胆量。”

麦克白夫妇定好嫁祸于卫士的计策，决定谋杀邓肯。暗杀之
前，“杀人的恶念”使麦克白看到异象——把在他面前摇晃
的刀子，它的形状你他拔出来的那把一模一样，它指示着他
要去的方向，告诉他应当用什么利器。很明显，刀子是麦克
白内心杀人恶念的外化。外化的原因在于他内心经历着激烈
的内心冲突，面对善恶的抉择，麦克白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
有胆量。杀人的恶念让他恐惧，他说“坚固结实原大地啊，
不要听见我的脚步声音是向什么地方去，我怕路上的砖石会
泄漏了我的行踪。”他不是逃避什么外在的东西，而是逃避
自己对自己的审判。

之后莎翁对麦克白谋杀邓肯与暗杀班柯后的心理状态的描写，
有异曲同工之妙。谋杀邓肯之后，麦克白听到臆想的声



音：“不要睡了!葛莱密斯已经杀害了睡眼。”暗杀班柯后，
麦克白看到班柯的鬼魂，这是麦克白内心激烈冲突的结果，
是他内心对自己审判的理性*观念的外化。麦克白杀死了邓肯
与班柯，也相当于杀死了自己的另一半――理性*、善良的另
一半。麦克白与班柯本是一个人的两个方面。

班柯也像麦克白一样，有深沉的权力欲|望，但他的理性*与
道德的力量也一样的强，并且女巫给他的预言并不是直接针
对他而是针对他的子孙的，不是他的努力可以获取的，假如
女巫对班柯和麦克白的预言交换一下位置，班柯也有一个像
麦克白夫人那样的班柯夫人，那班柯也很可能与麦克白走同
样的一条路。杀死班柯之后，麦克白内心冲突开始减弱，从
那以后，他“心里想到什么便把它实行，不再有任何的疑
虑”，他变成了一个行尸走肉的、疯狂的暴君。人与命运的
冲突也开始激化起来。

“我曾经哺乳过婴孩，知道一个母亲是怎样怜爱地吮吸她乳
汁的子女;可是我会在 它看着我的脸微笑的时候，把它的脑
袋砸碎。”但她毕竟是女人，坚强的外表掩饰不了她内心的
软弱，她最后的梦游泄露了她心底的秘密，表现出她外强中
干的秉性*。不过，这反而显出她的人性*――具有普通人的
情感。由她的梦游往回考察，我们发现，麦克白夫人内心的
风暴并非像剧本表面描写的那样平静，事实上，她内心的风
暴一直都是激烈的，但是她为了安慰麦克白，只好把自己的
内心风暴压抑着，第三幕第二场，麦克白夫人独处时，独白
道： “费尽了一切，结果不是一无所得，我们的目的虽然达
到，却一点不感觉满足。要是用毁灭他人的手段，使自置身
在充满着疑虑欢娱里，那么还不如被我们所害的人，倒落得
无忧无虑。”其内心的痛苦与冲突是深邃的，但麦克白上来
后，她马上隐蔽了自己的情绪，转过来安慰麦克白：

“啊，我的主!您为什么一个人孤零零的，让最悲哀的幻想做
您的伴侣，把您的思想念念不忘地集中在一个己死者的身上?
无法挽回的事，只好听其自然;事情干了就算了。”(第三幕



第二场)

两段话的语气相差如此之大，都是因为关心体贴麦克白。变
这点看，麦克白夫人倒有一些可爱之处。内心的冲突必然要
有一定的发泄方式，麦克白夫人不断压抑自己内心冲突的结
果，导致了她的梦游和全面的崩溃。由此可见，与麦克白狂
风骤雨式的冲突相比，麦克白夫人的内心风暴就像海底的洋
流，表面平静，内部却波涛汹涌。

《麦克白》具有命运悲剧与性*格悲剧的双重审美特质，与当
时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文艺复兴倡导“人本主义”，把人
的地位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涌现出了一批天才式的巨人。
莎剧中的人物多具有人文主义色*彩。《麦克白》一剧中麦克
白的斗争精神和他的力量体现了人的力量。但他最终的失败
却说明命运观念在西方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它深刻地影响
了他们的文学创作风格。实际上，其他许多莎剧亦存在着宿
命的色*彩。

麦克白读书笔记及感悟篇五

该剧大胆批评了封建制度的残暴黑暗，以及对人性的禁锢，
强烈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希望建立新型的社会关系和伦理
思想的要求。这种对理想的追求值得让我们学习。社会的进
步思想也需要不断更新。封建的旧思想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
脚步。

作品是当时社会的写照，这说的一点也不错，通过这个作品
让我深刻感受到当时社会的动荡，黑暗的笼罩，光明的渴望。
看完这部剧，我深刻的明白了：一个人可以有欲望，但却不
能膨胀。一个人的野心会蒙蔽人性的双眼，终将导致一个人
的灭亡。足够大的野心甚至可以毁灭世界，我们所能做的是
在欲望面前把握尺寸，控制住自己。黑暗并不可怕，可怕的
是我们没有冲破黑暗的决心。封建制度对于人们的毒害是十
分的严重，它是一根插在社会心脏的一颗毒刺。只有忍痛拔



去，才有以后的复原。《麦克白》这部戏剧让后来的人们可
以深入的了解封建社会的状况，给现代的人们一个重要的借
鉴。

忽然想起纪伯伦曾说过一句话：“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
于我们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我们应该控制自身的欲望，
不忘初心，不让野心控制住我们。我们要做的是使世界少一
个坠入深渊的麦克白。

麦克白读书笔记及感悟篇六

莎士比亚著名悲剧《麦克白》向我们展现了命运、野心、欲
望以及迷信对一个人的影响。麦克白从一个令人尊敬的爱国
勇士逐渐沦落为残暴嗜杀，毫无人性，被人唾骂的暴君，最
终走向灭亡。

《麦克白》能够说是一部十分经典的悲剧，可是读完后我却
没有一点同情的感觉，反而认为麦克白夫妇罪有应得。是什
么造成麦克白死于非命却无人同情呢应当是他的野心和欲望
没有得到应有的控制，最终为了用不正当手段谋取成果丧失
人性。

麦克白曾是一位爱国将领，为保卫国家立下赫赫战功，可谓
是一位勇士。有野心不是错，任何一位勇士都有野心，关键
在于控制。因为女巫的煽动，麦克白野心膨胀，谋杀了好国
王邓肯，登上王位。他曾为谋杀国王良心不安，可是带上王
冠后，对战友班珂和麦克德夫的家人毫不心慈手软，只为保
住他用不正当手段得到的一切，在罪恶中越陷越深。他不曾
后悔，他说：“我已深陷于血泊中之，要是不再涉血前进，
那么回头的路也同样使人厌倦。”因为他的残暴昏庸，国家
衰落，人民痛苦，而命运最终给了他应得的结局。

导致麦克白悲剧的原因除了他的野心和欲望，其夫人和女巫
也起了重要作用。麦克白夫人性格刚强，行动果敢，却利欲



熏心，阴狠毒辣。她被深深的罪恶感折磨着，甚至梦游中不
断的洗手，最终精神负担超出心理承受极限，默默死去。

当麦克白还在犹豫要不要杀国王时，她给他最终的激
将：“你不敢让你的行为和勇气跟你的欲望一致吗你宁愿像
一头畏首畏尾的猫儿，顾全你所认为生命的装饰品和名誉，
不惜让你在自我眼中成为一个懦夫，让‘我不敢’永远跟
在‘我想要’后面吗”这让麦克白不再犹豫，他的最终一点
人性也消失了，浑身充满邪恶的勇气。当麦克白夫人站在死
去的邓肯身边，向麦克白伸出一双血手时，她的小手注定洗
不干净了，她的灵魂沾满罪恶的鲜血。作为帮凶和阴谋的策
划者，她是麦克白人性泯灭的推动者。因为麦克白过分迷信，
女巫的预言点燃了麦克白的欲火，没有她们的煽动，麦克白
可能当上考特爵士后顺理成章继承王位，安度晚年。

麦克白读书笔记及感悟篇七

一般公认的莎士比亚四大杯具是：《麦克白》，《奥赛罗》，
《李尔王》和《哈姆雷特》。作为莎士比亚最杰出的乃至文
艺复兴时期最突出的四部杯具，这一向被认为是杯具的圭臬。

在读莎士比亚时，我常会产生疑窦：在那样铺陈华丽的文体
与句子下，我很难相信我是在阅读杯具。也许是对于杯具的
认识不一样，我认为的杯具，总是如索福克勒斯那样的具有
崇高而严肃的特征的文体。莎士比亚华丽得近于煊赫的文体
对于杯具本身的影响，我心中无数。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之
所以对《麦克白》更为看重，也许是因为其更为“纯粹”的
具有杯具性。

《麦克白》中杯具的产生，虽依靠于麦克白本人的野心与其
妻子恶毒的怂恿，但更多却体现了天命的因素。这种杯具被
确认为宿命的方式，带着更浓郁的古希腊杯具色彩。

古希腊的杯具，一般造成其原因是并非个人的主观错误或客



观情景的干扰，而是天命的不公。如《俄狄浦斯王》，他完
全受控于残酷的命运，无论如何挣扎，最终还是陷入了命运
的泥淖。于是乎，主角的伟大与命运的残忍构成鲜明的比较。
这种更广义的无奈与无力，是杯具拥有了直指命运的崇高性。
而麦克白的野心，也来自于仙女的怂恿。而仙女们也仅此开
了狡黠近于恶毒的玩笑，其实这也就是戏剧性的天命。

麦克白最终还是死去了。他的死亡具有着的社会意义，是传
达了莎士比亚厌恶将军拥权杀王这样的犯上之举的思维。但
这样的主题比于麦克白具有希腊精神的纯洁高尚杯具思想，
显然比较浅薄。我重复读《麦克白》，为这个邪恶的主人公
而悲哀，一如希腊杯具中那些纯粹的杯具主角。他们的毁灭，
并非由于他们的不杰出，而仅仅是，那些将他们玩于股掌之
上的命运。

麦克白读书笔记及感悟篇八

《麦克白》(1605)是莎士比亚戏剧中心理描写的佳作。全剧
弥漫着一种-阴-郁可怕的气氛。莎士比亚通过对曾经屡建奇
勋的英雄麦克白变成一个残忍暴君的过程的描述，批判了野
心对良知的侵蚀作用。由于女巫的蛊惑和夫人的影响，不乏
善良本性的麦克白想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蜕变成野心，而野
心实现又导致了一连串新的犯罪，结果是倒行逆施，必然死
亡。在迷信、罪恶、恐怖的氛围里，作者不时让他笔下的罪
人深思、反省、剖析内心，麦克白夫妇弑君前后的心理变化
显得层次分明，这就更加增大了悲剧的深度。

《麦克白》毕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命运悲剧。这一点与古希
腊的悲剧一比较便非常明白了。在古希腊的命运悲剧中，命
运的力量是直接作用于人的。因此，从人物自身我们无法得
出对他们命运的任何合乎逻辑的解释，最多也只是家庭遗传(如
《阿加曼农》)，或是祖辈的罪孽(如《俄底浦斯王》)。但在
莎剧《麦克白》，命运并不直接作用于人，而是通过人类自
身的欲|望、罪恶、性格等间接作用于人的。就像赫卡忒所说，



命运让“种种虚伪的幻影迷乱他的本性”，让他在自身欲|望
的驱使下，一步步地走向自己既定的结局。

从人情物理出发，麦克白的一切行动和最终的结局都 是可以
解释的。从麦克白夫人口中，我们了解到麦克白的性格，
他“希望做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有野心，但“缺少和那种
野心相随联属的奸恶”，他的“欲|望很大，但又希望只用正
当的手段”，“一方面不愿玩弄机诈，一方面又要作非分的
攫夺”。平定叛乱，被封为考特爵士之后，麦克白已是一人
之下，万人之上，而在他之上的邓肯，又完全依赖他来保障
自己国家的安定。此时，即使没有女巫预言，麦克白心中也
必定会有那种念头。所以当女巫们隐去之后，他才说“我倒
希望她们再多留一会儿”。他叫她们再多留一会儿，显然是
他心里已经潜伏了做君王的念头，所以想从女巫口中多了解
一些有关它的信息。莎翁一句简单的话，便生动地表现了麦
克白潜意识的流动过程。

女巫的预言使麦克白内心的隐秘的权力欲|望浮出水面，而邓
肯对他过火的奖赏和夸赞，增强了他的欲|望，邓肯说“你的
功劳太超越寻常了，飞得最快的报酬都追不上你，要是它再
微小一点，那么也许我可按照适当的名分，给你应得的感谢
和酬劳，现在我只能这样说，一切的报酬都不能抵偿你的伟
大的勋绩。” 这样的话说得太过火，不应出自一个国君之口，
客观上表现了邓肯对麦克白的依赖性。也刺激了麦克白的野
心，使认为自己攫取王位也并非是全无理由的：因为自己的
功劳很大。

麦克白篡夺了王位之后，又暗杀了自己的战友班柯。这是非
常合乎情理的，班柯是麦克白唯一忌惮的人，杀邓肯之前，
他就曾想收买他，“您听从了我的话，包您有一笔宝贵到手。
”但班柯拒绝了他：“为了觊觎宝贵而丧失荣誉的事，我是
不会干的。”既然收买不成 ，他又知道自己的许多秘密，为
了坐稳自己的王位，麦克白干掉他，诛除异己本就是政治家
惯用的伎俩，中外如此，没什么奇怪。至于后来麦克白的失



败也是因自身造成的，一个暴虐而又非法的君王，必然会遭
到各个阶层的反抗，人民的反抗加上众叛亲离，可以把任何
一个国王掀下台。剧中麦克白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天意，就
其个人命运而言，是正确的;就其被打败这一事实而言，是荒
谬的，就如中国的西楚霸王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天一样。

人物命运能从自身找到合理的解释，是《麦克白》作为性格
悲剧的一个审美特征。但剧中对麦克白及其夫人内心风暴的
精当刻画，才是其中最精彩之处。

为刻画麦克白的性格，莎翁不惜笔墨，大量运用旁白、梦幻，
突出麦克白夫妇的内心风暴。所以，该剧虽有马尔康代表的
道德一方与麦克白所代表的道德一方的冲突，但是主要的冲
突却是麦克白自己内心的冲突。外在冲突一方的力量与气势
太萎弱，不能与麦克白的气势相匹配，因而双方的冲突不具
备动人心魄的震撼力;只有麦克白内心善恶、权欲与理性的冲
突才具有动人的力量。麦克白对自己的欲|望始终有清晰的理
性。

有人认为麦克白具有普通人犯罪的心理特征，其实两者存在
着极大的差别，普通人犯罪时，会因为欲|望的而忘记欲|望
可能带来的罪恶，但麦克白对自己的欲|望可能会带来的罪恶
始终是非常清醒的，他之所以依然在不顾罪恶去实现自己的
欲|望，是因为权欲的量实在太强，并且又不断受到外在力量
的催化。马尔康被邓肯封为勃兰特亲王时，他意识到他是一
块横在他面前的巨石，他必须跳过这块巨石。同时，他也意
识到自己的这种欲|望可能会带来的罪恶，因而他说：“星星
啊，收起你们的火焰!不要让光亮照见我的黑暗幽深的欲|望。
”从中我们可以深刻而清晰地领会到麦克白内心所激起的第
一次内心风暴。

行功论赏之后，邓肯忽然心血来潮，要到麦克白的城堡殷佛
纳斯去作客。麦克白夫人怂恿麦克白在家中干掉邓肯。但麦
克白内心矛盾重重，一时难以作决，一方面，他“跃跃欲试



的野心”，“不顾一切地驱着他”去“冒颠踬的危险”。另
一方面，就如他自己所说：“他到这儿本有两重的信任，第
一，我是他的亲戚，又是他的臣子，按照名分绝对不能干这
样的事;第二，我是他的主人，应当保障他身体的安全，怎么
可以自己持刀行刺?而且，这个邓肯秉性仁慈，处理国政，从
来没有过失，要是把他杀死了，他的生前的美德，将要像天
使一般发出喇叭一样清澈的声音，向世人昭告我的弑君重罪。
”

在这种两难之时，麦克白夫人的鼓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麦克白夫人是个极聪明的女性，她深谙其夫的个性和弱点。
所以其鼓动言语才会有立竿见影之效。她先以爱情来挤兑麦
克白：“从这一刻起，我要把你的'爱情看作是同样靠不住的
东西。”继而，又用一个军人最忌讳的懦弱来激将麦克
白：“你宁愿像一只畏首畏尾的猫儿，顾全你所认为的生命
的装饰品的名誉，不惜让你在自己眼中成为一个懦夫，
让‘我不敢’永远跟在‘我想要’后面吗?”这两点都是麦克
白的致命之处，因此他才铁定了谋杀邓肯之心，他说：“请
你不要用说了，只要是男子汉做的事，我都敢做，没有人比
我有更大的胆量。”

麦克白夫妇定好嫁祸于卫士的计策，决定谋杀邓肯。暗杀之
前，“杀人的恶念”使麦克白看到异象——把在他面前摇晃
的刀子，它的形状你他拔出来的那把一模一样，它指示着他
要去的方向，告诉他应当用什么利器。很明显，刀子是麦克
白内心杀人恶念的外化。外化的原因在于他内心经历着激烈
的内心冲突，面对善恶的抉择，麦克白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
有胆量。杀人的恶念让他恐惧，他说“坚固结实原大地啊，
不要听见我的脚步声音是向什么地方去，我怕路上的砖石会
泄漏了我的行踪。”他不是逃避什么外在的东西，而是逃避
自己对自己的审判。

之后莎翁对麦克白谋杀邓肯与暗杀班柯后的心理状态的描写，
有异曲同工之妙。谋杀邓肯之后，麦克白听到臆想的声



音：“不要睡了!葛莱密斯已经杀害了睡眼。”暗杀班柯后，
麦克白看到班柯的鬼魂，这是麦克白内心激烈冲突的结果，
是他内心对自己审判的理性观念的外化。麦克白杀死了邓肯
与班柯，也相当于杀死了自己的另一半――理性、善良的另
一半。麦克白与班柯本是一个人的两个方面。

班柯也像麦克白一样，有深沉的权力欲|望，但他的理性与道
德的力量也一样的强，并且女巫给他的预言并不是直接针对
他而是针对他的子孙的，不是他的努力可以获取的，假如女
巫对班柯和麦克白的预言交换一下位置，班柯也有一个像麦
克白夫人那样的班柯夫人，那班柯也很可能与麦克白走同样
的一条路。杀死班柯之后，麦克白内心冲突开始减弱，从那
以后，他“心里想到什么便把它实行，不再有任何的疑虑”，
他变成了一个行尸走肉的、疯狂的暴君。人与命运的冲突也
开始激化起来。

“我曾经哺乳过婴孩，知道一个母亲是怎样怜爱地吮吸她乳
汁的子女;可是我会在 它看着我的脸微笑的时候，把它的脑
袋砸碎。”但她毕竟是女人，坚强的外表掩饰不了她内心的
软弱，她最后的梦游泄露了她心底的秘密，表现出她外强中
干的秉性。不过，这反而显出她的人性――具有普通人的情
感。由她的梦游往回考察，我们发现，麦克白夫人内心的风
暴并非像剧本表面描写的那样平静，事实上，她内心的风暴
一直都是激烈的，但是她为了安慰麦克白，只好把自己的内
心风暴压抑着，第三幕第二场，麦克白夫人独处时，独白道：
“费尽了一切，结果不是一无所得，我们的目的虽然达到，
却一点不感觉满足。要是用毁灭他人的手段，使自置身在充
满着疑虑欢娱里，那么还不如被我们所害的人，倒落得无忧
无虑。”其内心的痛苦与冲突是深邃的，但麦克白上来后，
她马上隐蔽了自己的情绪，转过来安慰麦克白：

“啊，我的主!您为什么一个人孤零零的，让最悲哀的幻想做
您的伴侣，把您的思想念念不忘地集中在一个己死者的身上?
无法挽回的事，只好听其自然;事情干了就算了。”(第三幕



第二场)

两段话的语气相差如此之大，都是因为关心体贴麦克白。变
这点看，麦克白夫人倒有一些可爱之处。内心的冲突必然要
有一定的发泄方式，麦克白夫人不断压抑自己内心冲突的结
果，导致了她的梦游和全面的崩溃。由此可见，与麦克白狂
风骤雨式的冲突相比，麦克白夫人的内心风暴就像海底的洋
流，表面平静，内部却波涛汹涌。

《麦克白》具有命运悲剧与性格悲剧的双重审美特质，与当
时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文艺复兴倡导“人本主义”，把人
的地位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涌现出了一批天才式的巨人。
莎剧中的人物多具有人文主义色彩。《麦克白》一剧中麦克
白的斗争精神和他的力量体现了人的力量。但他最终的失败
却说明命运观念在西方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它深刻地影响
了他们的文学创作风格。实际上，其他许多莎剧亦存在着宿
命的色彩。


